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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省博物馆展出宋人摹《韩干神骏图》

杜甫曾批韩干所画肥马无豪气
本报记者 郭 平

沈阳首次发现
辽金手工业作坊遗址
本报记者 商 越

有关专家经过仔细研究，在《韩
干神骏图》中查找并识别了50多个
印章。

杨勇特意提醒记者注意画卷前
隔水下方的一个印章，文字为“陈洪
绶印”。他告诉记者：“《韩干神骏

图》中人物的绘画表现方法以及
线 条 的 勾 勒 方 式 对 后 世 影 响 很
大，画卷中钤盖着两方陈洪绶的
收藏印，说明这件作品曾经被明
代 著 名 人 物 绘 画 大 师 陈 洪 绶 收
藏。陈洪绶的人物画中，线条凝

练精到，应该是受到这幅画的影
响。”

陈洪绶，字章侯，他的史事散
见于《陈老莲别传》等记述当中，是
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特别擅长人
物绘画。

无名氏的画风直接影响陈洪绶

出土20多个冶炼用坩
埚，里面有生铁残渣和木炭

2018 年 6 月初，沈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考古人员进驻康平县沙金
台蒙古族满族乡西扎哈气村对辽金
大型房屋遗址进行勘探。

西扎哈气遗址考古领队、沈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栋告
诉记者，经发掘，发现该遗址地层自
上而下分为3层，最上面一层，是浅
黄褐色沙土层，厚 15 厘米到 30 厘
米，土质沙性较大，包含少量白瓷片
和泥质灰陶片等，应为近现代耕土
层；第二层，是灰褐色沙土层，厚30
厘米到60厘米，土质沙性较大，包含
数量较多的辽金时期陶瓷片，时代
大体在辽代后期至金代前期；第三
层是黄褐色黏土层，厚10厘米至20
厘米，包含少量泥质灰陶片等，时代
大体在辽代早中期。

随着清理的深入，两处房间内
相继出土了 20 多个金属加工铸造
使用的坩埚（地炉），以及铁刀、铁
斧、铁蒺藜、铁箭镞、铁钉等铁器，完
全超出了大家原来的想象。考古人
员仔细观察坩埚旁的土壤，土壤呈
红褐色，用吸铁石检测一下，吸附上
来很多铁屑——这 20 多个坩埚到
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为精确检
验，考古人员将其中两个坩埚打包，
运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做进一
步的化验分析。

很快，化验分析数据出来了。
结果显示，坩埚内发现了生铁残渣
和木炭，证明这些坩埚是用来提炼
生铁的。但据考古人员分析，因遗
址没有冶炼用大型高温炼炉，所以
加工温度不高；遗址附近还有一条
利民河，靠近水源，可供加工铸造之
需。根据现场出土的一系列工艺复
杂的小件铁器，如铁蒺藜、铁箭镞等
兵器，铁刀、铁斧等工具，铁环、铁
锁、铁钉等生活用具来看，遗址还有
加工铸造铁器的可能。

出土“熙宁元宝”陶制
钱模，及北宋、辽金铜钱

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考古
人员发掘出60余枚铜钱，尤以一个
陶罐里盛装的铜钱最多，基本都是
北宋中晚期铜钱，年号有“太平兴
国”“熙宁”“皇祐”“元丰”“崇宁”等，
其中还发现辽代天祚帝时期的“乾
统元宝”钱和金代海陵王时期“正隆
元宝”钱各一枚，还意外出土了一个

“熙宁元宝”陶制钱模，是沈阳地区
首次发现，令大家无比振奋。

“因为北方缺少铜矿，所以辽金
自产钱币数量较少。”沈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刚告
诉记者，辽代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
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铸钱的
主要目的不是流通，而是为了显示
皇权，其政治目的远远大于实用价
值。辽代钱币的铸造权掌握在官府
泉帛司，每年铸造的钱币数量较
少。辽代商品交易通用的钱币，大
多是从五代及北宋输入的铜钱。

据《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记
载：在最强盛时的辽景宗时期，辽景
宗置铸钱院，岁铸钱500贯（1000枚
钱为一贯），较之同时期宋神宗岁铸
600余万贯，相差甚巨。为此，辽道
宗曾下诏，禁止辽钱出境，严禁私铸
铜器。此次发现的“乾统元宝”钱，
是辽国自己铸造的货币，因为数量
稀有，所以更显珍贵。“澶渊之盟”
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南北商品交
易往来频繁，宋钱因此得以不断流
入辽境。

金代的钱币制度沿袭宋朝。起
初通用辽、宋前朝旧钱，直至金海陵
王完颜亮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
才开始设钱监铸造钱币。后来，由
于“岁铸钱 14 万余贯，而岁所需费
乃至 80 余万贯”，完颜亮曾一度下
诏，罢代州、曲阳二钱监，停止铸
钱。据考证，金在正隆、大定年间

( 1156年—1189年）铸钱数量颇多，
因此至今遗存略多，但别的年号钱
铸得不多，遗存也少。

林栋分析，因为钱币中最晚的
年代是金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
宝”，为金代中期，因此推断，西扎哈
气遗址两座房址时代为金中期。根
据出土的陶制钱模及大量北宋、辽
金铜钱，有人猜测，这里曾经是辽金
造币厂遗址。林栋认为，目前遗址
全貌还没有完全揭开，已开掘的房
址破坏十分严重，仅保存少部分墙
基、柱础石、烟道、金属铸造加工遗
迹和用火遗迹等，在金代地层下，还
叠压有辽代的地层，下面也发现有
坩埚遗存，因此判断，在辽金短时期
内，这里被古人重复利用，很有可能
在辽代也是加工作坊。

初步判断：辽金综合
性手工业作坊遗址

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西扎哈
气遗址还相继出土了陶、瓷、玉、石、
骨、料等各类小件手工艺品、装饰品
和生活用品，种类丰富、工艺复杂精
美。林栋逐一向记者展示介绍：看
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褐陶为
主，器型有罐、盆、碗等生活用具和
纺轮、球等小型工具。出土的瓷器
主要是白瓷，以本地产的粗白瓷居
多，另有少量酱釉、黄釉瓷器，此外
还有一部分河北定窑产细白瓷，器
型有碗、盘等生活用具，从这些定窑
白瓷的口沿造型来看，带有金代风
格，因此进一步印证，西扎哈气遗址
时代为金代中期。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淡黄
色的瓷质小马，造型非常可爱，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细看这件小瓷马，
长和高各5厘米左右，后背有斑点装
饰，形象生动小巧。“这是辽金时期
孩子玩的小玩具。”林栋说。

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骨角器，
如骨牙刷、骨篦、骨簪、骨针等。记
者注意到，辽金时期这款手柄式骨
牙刷，跟如今我们使用的牙刷造型
非常相似，牙刷头部共有长12排、宽
4排的毛孔，可用来安放马尾毛等，
不过因年代久远，牙刷毛已经无处
可寻。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牙刷发
明于中国。在南宋时期，城里已经
有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当
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
在头部钻毛孔数行，上植马尾，和当
代的牙刷已经很接近了。此次出土
的骨牙刷正好证实了当年的情形。

在发现的金属制品中，有两件
小兵器很能考验工匠的制作手艺。
出土的铁蒺藜，都只有4厘米宽，是
古代军用的铁质尖刺的撒布障碍
物，有 4 根伸出的铁刺，长数寸，凡
着地均有一刺朝上，用以迟滞敌军
行动。在宋代以后，铁蒺藜的种类
逐渐增多。另一件小兵器——铁箭
镞，也是古代战争中消耗量较大的
作战武器。辽金时期，盛行一种练
习射箭技巧的射柳比赛，这种铁箭
镞能射断柳枝。

遗址中还发现有玉球、玉环、鱼
形玛瑙配饰、石制围棋子等玉石器，
以及有明显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加
工废料、准备钻孔的料珠半成品等，
因此考古专家初步认定，遗址的性
质应为金属、骨器、石器、料器等原
材料加工制作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
加工作坊。

“金代手工业生产如陶瓷、矿冶、
铸造、造纸、印刷等，历经战乱与复苏
都有发展。”赵晓刚告诉记者，女真
族盛行炼铁。金朝建立后，冶铁业在
北方地区继续发展，铁制工具已广泛
使用。而金代陶瓷业因为有辽朝、宋
朝的基础，也比较发达。此次西扎哈
气遗址发掘出土一批丰富的辽金遗
物，进一步丰富了张家窑林场地区的
辽金文化内涵。目前对遗址的发掘
可见，在金代遗迹下还叠压有辽代文
化层和遗迹，有待考古人员进一步发
掘，探索其中奥秘。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对于《韩干神骏图》中的人物，
史家比较一致地认为是晋代高僧支
遁。而且支遁爱马的故事也是一段
广为流传的佳话。

由南朝的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
一批文人编写的《世说新语》中记
有：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
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
骏。”

这里道林是支遁的字，这段话
讲的是支遁经常养着几匹骏马。有
人说：“出家人养马，很不得体。”支
遁说：“我看重的是马的神气俊迈。”

至于画面中出现的鹰，在史料
中并没有找到关于支遁和鹰的直接
记载，《世说新语》倒是讲了支遁放
飞仙鹤的故事。

说的是，支遁住在东岇山的时
候，有人送给支遁一对仙鹤，很快，
仙鹤翅膀长成想飞走。支遁一时舍
不得，就拔掉鹤的羽毛。仙鹤失去
羽毛再也飞不起来，就回头看着翅
膀，非常沮丧。于是，支遁对仙鹤
说：“你是凌云冲天的飞禽，怎能作
为人们的玩物欣赏？”他将仙鹤羽毛
养好后，放飞了。

据介绍，支遁雅好山林，淡泊功
名的风范为同年代乃至后世众多文
人雅士所推崇，因此支遁与马的故
事往往成为各类艺术作品中的重要
题材。

在北宋，苏轼曾留下一首诗《赠
僧》，其题记中写道：“云师无著自金
陵来，见余广陵，且遗余《支遁鹰马
图》。将归，以诗送之，且还其画原
文”。说的是无著从金陵来，送苏轼
一幅《支遁鹰马图》，无著回去的时
候，苏轼把画还给了他，还以诗相
赠。诗中还有“莫学王郎与支遁，臂
鹰走马怜神骏”这一句。

苏轼婉拒《支遁鹰马图》

省博物馆在“传移摹
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
摹本展”中展出国家一级
文物《韩干神骏图》。经鉴

定，这幅画是北宋一位不知姓名的画
家临摹的作品。令人惊奇的是，这位
无名氏学到了前人的精髓，画的马竟
然比肩唐朝的韩干，其画风直接影响
到明朝画家陈洪绶。

核心
提示

史记 SHIJI

在辽宁省博物馆一楼的“传移
摹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
展”展厅中，站在展橱前，侧对着

《韩干神骏图》，省博物馆展览策划
部馆员杨勇跟这件文物之间的那
种老朋友般的关系，给记者留下深
刻印象：展品中哪怕是很细小的图
纹，他都可以随手轻松地指给记
者，有些细节记者需要通过反复察
看才能找得到。

《韩干神骏图》能够留存至今，
目前看至少经历了1000年，这是历
代收藏家精心保管的结果。观察
文物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
纵向的、细密的白色斑痕，这是千
年来画卷被反复展开、卷拢留下的
印记，当然这些印记也显示了一代
代收藏者对这幅画卷不停赏玩的
喜爱之情。

杨勇告诉记者，仔细看《韩干
神骏图》，上面可以依稀看到早年
印章的痕迹，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
磨蚀，已经无法辨别印纹的内容，
现在可以清楚判断的印章都是明

清以后印上去的。
从著录情况看，对于这幅作品

目前可以查找到的最早记载为明
中期由都穆编撰的《寓意编》，其中
记有“松江曹泾杨氏藏唐韩干《神
骏图》”。

此后的著录对这幅作品大都
采用了这个称谓，但是明末清初的
收藏家孙承泽对此存有保留意见，
他在《庚子消夏记》中这样记述：

“《渡 水 神 骏 图》（即《韩 干 神 骏
图》）画不知何人作，图中一童子骑
马入水中，岸上石榻上坐一士人一
僧。旁有大树，一侍者傍树而立，
臂鹰。于龚芝麓寓见之。”

杨勇说：“古代收藏家对此画
的作者存有疑问有一定道理。”从
书画鉴定角度来研究，在画作上留
下名款是宋朝以后的事，此前的书
画作品，作者基本不署名。

但是在这幅作品画心前面的
隔水黄绫上，隐约可以看到金笔题
写的“韩干神骏图”几个字。对于
这几个字，专家进行过研究，最后

判断是仿照宋徽宗的笔体写上去
的，并不是他的真迹，更何况画卷
上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宋代宫廷收
藏后留下的印记。

那么这幅画会不会是韩干的
真迹呢？

杨勇摇了摇头，他指向了画中
的那位士人说：“你看他的衣着，虽
然背对着画面，但是可以看出他戴
着类似宋代的东坡巾，穿着与之款
式相配的袍服，从流传下来的资
料来看，这种装束在宋朝以前还没
有出现过。”

所谓东坡巾，又名乌角巾，这
种头巾制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
内墙稍窄小。前后左右各以角相
向，戴起来头上有四角。相传当年
苏东坡因为贬官入狱，在狱中无法
身着官服，所以想出此头巾，故名
东坡巾。

据介绍，这种穿戴着实让书画
鉴定专家们思考良久，在没有新的
发现之前，将这幅珍贵画作的年代
稳妥地判定为北宋时期。

宋朝以前，画作的作者不署名

由于宋以前的书画作品多数没
有署名，所以作品所反映出来的艺
术风格成为后世判断久远年代作品
的重要依据。

那么《韩干神骏图》中的“马”同
唐代以善于画马的著名画家韩干的
风格相同吗？

对此，杨勇重重地点头，画作虽
然不是韩干的作品，但是在马匹的
绘画风格上保留了一些韩干画马的
特征，整体比较雄壮，肌肉浑圆，具
有唐马的神韵。不仅如此，整幅画
作从局部到整个布局谋篇都展现出
了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参观者只要站在画卷前，很容
易找到画面的核心，这是因为作者
采用了反衬的表现手法。

《韩干神骏图》画面分左右两部
分，右边一僧人和一士人坐在老树荫
下水边坡地的石床上，僧人身着袈
裟，手执禅杖，一手撑于石床，一脚后
伸，头微仰；对面一客头戴东坡巾，宽
袖大袍，也是一手撑住石床，一脚后
伸，他与僧人面朝同一方向，均在全
神贯注地观赏左边的神骏。客人虽
然背对画面，但从其背面姿势即可见
其赏马的认真。两人的右侧站着一
个穿胡服的男子，双手抱拳，臂立一
鹰，鹰首下俯，似在觅察地下的动静，

伺机下扑。画面左边是一披发童子，
手执棒刷，骑着神骏踏波归来，马首
平仰，四蹄张开，尾上翘，嘴微张，似
在诉说浴后的愉快。

此外，杨勇提醒记者注意画卷
中的水面，显然，画师对于水波经过
了长时间观察，对水波的波峰、波
谷，直至小的水花都进行了精心的
描绘，这是传世画作当中最早如此
出色描绘水波的作品。

位于画幅核心的这匹骏马丰肥
硕大，带有明显韩干所绘马的特
征。对于韩干所画的马，《宣和画
谱》中记载：“所谓干唯画肉不画骨
者……自成一家之妙也。”通俗地
讲，韩干画的马特别肥壮。

在由唐代学者、首创历代画史的
朱景玄编著的《唐朝名画录》中，韩干
与阎立本等七人被划入“神品”的第
三等当中。据史料记载，韩干出身贫
寒，唐玄宗天宝年间被召入皇宫。唐
玄宗命他拜当时画马名家陈闳为师，
韩干不听命，说：“臣自有师，陛下内
厩之马，皆臣师也。”这段记载，反映
了韩干非常注重写生，不照搬前人画
稿，这也是韩干在画马方面能够有所
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许是生活在同一年代，或许
由于韩干画马在当时便享有盛名，

诗圣杜甫在诗作当中两次写到韩干
和他画的马。

其中《画马赞》篇，从诗作的内
容上看，应该完成于“安史之乱”以
前，其中有“韩干画马，笔端有神。
骅骝老大，腰瘦清新。鱼目瘦脑，龙
文长身，雪垂白肉，风蹙兰筋。逸态
萧疏，高骧纵恣。四蹄雷雹，一日天
地……”对韩干画的马进行了细致
描绘，赞赏有加。

“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广德年
间，杜甫在成都结识了流落到那里
的曾受皇家宠爱的画师曹霸，感慨
曾经声名显赫的画师晚景凄凉，同
样饱经沧桑、生活贫困的诗人奋笔
写下了《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其中
有：“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
殊相。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
气凋丧？”

这里“弟子韩干早入室”是指韩
干曾经拜曹霸为师学习绘画。但是
经过国家动乱之后，诗人用更为清
醒的目光审视自己曾经歌颂过的那
些肥马，发出了“怎么忍心让那些骏
马豪气丧尽”的责问，其实更是抒发
了对唐玄宗在位后期，任用奸臣李
林甫、杨国忠，终致开元盛世大好局
面毁于一旦的忧愤之情。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干唯画肉不画骨”

《韩干神骏图》中有“陈洪绶印”。

辽代铜钱

辽金时期的铁斧
瓷马

坩埚遗址及出土文物。

《韩干神骏图》中人物戴着东坡
巾，这是判断此画作者不是韩干的
主要依据。

东坡巾又名乌角巾，在唐末五
代时期已经出现，经苏轼改良后流
行，后人称为“东坡巾”。

唐朝韩干所画《照夜白图》，可见“无骨肥马”特征。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韩干神骏图》。


